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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宣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今年是陈虬诞辰175周年。日前，笔者

偶然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发现多封瑞安名

流的信札，其中陈虬致汪康年的信札有四

通。信虽短，却牵出维新变法的时代风云，也

照见两位晚清报人在办报、劝学、倡行不缠足

等议题上的思想碰撞与相互砥砺。

两位晚清报人
在看这四通信札前，先了解一下汪康年

与陈虬。

汪康年（1860—1911），初名灏年，字梁

卿，后改名康年，字穰卿，杭州人。中国近代

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出版家、政论家，被誉

为晚清中国报业第一人，维新派代表人物之

一。汪康年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1889年

中举，1892年中进士。早年入湖广总督张

之洞幕府。甲午战争后，他主张变法图强，

参 加 了 上 海 强 学 会 。 光 绪 二 十 二 年

（1896），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宣传变法

为宗旨，后改办《昌言报》。次年办《农会

报》、戒缠足会等。光绪二十四年在上海创

办《时务日报》（后改名《中外日报》）。《辛丑条

约》签订后，俄军久驻奉天不撤，愤然通电全

国，慷慨力争。光绪三十年任内阁中书。次

年参与浙江路权之争。光绪三十三年在北

京创办《京报》。宣统二年（1910）办《刍言

报》。著有《汪穰卿遗著》《汪穰卿笔记》。

陈虬（1851—1904），原名国珍，字志

三，号蛰庐，瑞安城关人，祖籍乐清。著名中

医师、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中医学校创始

人、近代著名改良派思想家。陈虬出身贫

寒，刻苦自学。多次参加省试，屡试不中，直

至光绪十五年（1889）三十九岁时才考中举

人，此后几次会试均未中。“虬自庚午患病，

就始有志于医。”（《蛰庐诊录》）他目睹社会

腐朽没落，致力于学医、治病救人，同时探索

社会变革之路。戊戌变法前，陈虬与汤寿潜

有“浙东二蛰”之称，与陈黻宸、宋恕合称“东

瓯三杰”。他通过办学、办报，积极投身社会

变革，支持维新变法。陈虬不仅撰写出版大

量医书，还撰写了诸多社会变革论著，如《治

平通议》《经世博议》《救时要议》《东游条议》

等。

陈虬和汪康年为同年举人，都是中国近

代报刊的探索者、实践者，在创办维新刊物

上志同道合，通力合作。他们都是近代维新

派代表人物，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参与者、支

持者。这是俩人交游的根本原因。

从书信看二人交往
陈虬与汪康年是如何产生关联的呢？

从陈虬给汪康年的信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陈虬给汪康年第一封信，写于一八九七

年农历四月十四日。书信内容如下：

穰卿仁兄同年大人执事：

贵报二十六册共七十册已收到。

敝《学堂报》已出四册，近那都甚风行。

初本参用活字，现全改木刻。拟午节后四出

远售，当呈大教，彼时还望大力广销！

前贵报中有《不缠足会章程》，详确深

至，条理秩然。此举若行，足挽中国二千年

来弱习，钦佩无似！弟前知有弛女足议，不

过同志数人略定约章，就地制宜，未能广

行。而同院池君次滂以“弛女足”三字不如

“戒缠足”之名义较广。盖弛之云者，弛者自

弛，尚少觉悟之义，而戒则并未入会者皆可

风劝，池君之言颇是也。贵会俟颁到定章，

同人当可从入。鄙意贵章中小分会似可酌

裁，每省设一总会，各府州县但设分会，即系

以府、州、县之名，使人无称名不足之意。分

会以五十人为一籍，不满五十者可附于邻近

会中，俟满数另行分会。又助赀百金即推为

主会，似宜稍变。主会非空名，必求其能办

实事，倘有不解事富豪，孤注百金，恐难堪此

名实。且恐有才能者不免哙伍之嫌，似可另

列捐赀一章，俾无将就滥主之诮！又他日所

有利益，惟会中得沾利益，尊意不过为目下

集赀起见，而于公理未免有碍。既就集赀论，

若仅仅以会中人得沾利益，则他日于女学、医

院、报馆诸举，终恐有窒碍难行之处！可否当

云：“届时当分别在会、不在会，定章酌办，略

为通融。”区区之见，百无切当，幸转达责会诸

公裁之！

此达，即叩大安

年小弟陈虬顿首

四月十四日

陈虬与汪康年同为光绪十五年（1889）

举人，所以在信中，陈虬称汪康年为“穰卿仁

兄同年”，落款则谦称“年小弟”。

信中的“贵报”，是指《时务报》。1896

年8月9日，汪康年受张之洞委托，在上海

创办了《时务报》，并担任总理一职，聘请梁

启超为主笔。该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积

极宣传改良救国思想，是戊戌变法期间维新

派的重要刊物。“《学堂报》”，指的是《利济学

堂报》，这是陈虬创办的报刊。1896年冬，

陈虬在温州郡城府前街创办利济学堂报馆，

于1897年1月20日（大寒）正式出版发行

《利济学堂报》第一期。该报为木版刻印本，

为半月刊，一年出版二十四期，以二十四节

气日为出刊日。《利济学堂报》虽是中医学堂

的报刊，但其内容远远超出了中医学的范

畴，是一份将学术与时政相结合的刊物。

改良思潮的南北呼应
陈虬在给汪康年的第二封信中，提到了

办报的宗旨：

穰卿仁兄同年大人执事：

贵报、《湘学报》并致池君函领悉。敝报

改刻已出四册，敬寄奉三十分（注：份，下

同）。宗旨虽出于医，而推广义类，针起聋瞽

之意，猥与贵报变法、论学相与经纬。敢援

《湘报》之例，附骥贵报，希借畅销，亦群义之

一端也。

地图股金已代招集八分，月杪当可收齐

付邮。

手此，肃请纂安

年愚弟陈虬顿首

五月十九日

1885年，陈虬、陈黻宸、陈葆善、何迪启

等为推行维新主张创办了新式中医学堂

——利济医学堂。利济医学堂是他采用西

方办学制度改革我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一个

尝试。

作为清末浙江著名的改良主义代表人

物陈虬，他的思想超前、活跃，积极参与社会

变革，力图改良社会。1892年，陈虬就撰写

了《求强十六策・弛女足》：“宜严禁裹足，又

设女学以拔取其才，分等录用，此自强之道

也。且以中国丁口约五万万，今无故自弃其

半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他

对封建社会妇女缠足进行的改良要比梁启

超提出的要早得多。所以，他在信中对《时

务报》刊发的《不缠足会章程》非常推崇，并

就如何办好“不缠足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和建议。

陈虬除创办《利济学堂报》外，还参与创

办《经世报》。《经世报》1897年7月在杭州

创刊，陈虬与宋恕、章太炎受聘为撰述。陈

虬借在杭州办报的机会，在《经世报》馆外增

设杭州《利济学堂报》分馆，以扩大学报的影

响力。

从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陈虬当时大力

支持汪康年的《时务报》，尽力在浙江、温州等

地销售，也希望借助上海《时务报》的销售网

络大平台，来扩大《利济学堂报》销售范围。

维新报刊的集体困境
从同年八月十二日和第二年的正月廿

日两封信中，我们还了解到当时办报的艰

难，陈虬尤其感叹报刊销售之难。

穰卿仁兄同年大人如握：

得书愧甚！敝报本借同院之力始成，当

时风气未开，竟能代销贵报至七十五分者，

亦恃同院一味硬派而已。去腊收洋仅得四

十七元，本年各报风起，兼以敝报端节收数

通盘匀扯，不及十分之二。中秋皆在杭垣，

更不必论矣。同院昨得十分之说，喷有烦

言，辞气失慎，容或未免，适弟缘事回瑞，竟

未寓目也。恕恕！

万金之举，全恃天幸，原不专借二三友

好。幸各勉尽心力而已！多寡成败，非所计

也。现附上敝报第七期三十分并书单一纸，

下次望即并赐为荷！

率书手布，即请

撰安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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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八月十二日泐

穰卿仁兄同年大人惠鉴：

接大教，敬悉。

贵报七十分，去岁实销三十五分，而报

资颇多未收，俟齐即缴。

敝《学堂报》分售有二千分之多，实销仅

减半，而收数竟不及四成，并寄售各报亦在

内，利源有限，挹注太多。敝院去岁亏折竟

至数千金，想贵报外无一报不折本也。

存报，俟弟入都便沪时即缴，特覆。即贺

年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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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廿日

正因这样，《利济学堂报》办刊不到一年

就停刊，只出刊18期。而汪康年等创办的《时

务报》，1898年7月，光绪帝谕令改为官办，由

康有为督办。汪康年拒绝交接，同年8月8日

《时务报》终刊，共出69册。8月17日，汪康年

将其改办为《昌言报》，另行出版，也于当年11

月停刊。此外，汪康年还创办了《时务日报》

（后改名为《中外日报》）等报刊。

从《时务报》到《利济学堂报》，从戒缠足

会到农学会，两人在办报、启蒙、改良社会的诸

多领域相互呼应，由同年而结为同道。四通信

札所记，多为实务

往来——销报、筹

款、商榷章程——

却足以照见两位

改良派士人在历

史转折处的探索

与坚持。信笺虽

短，余响未绝。

笔者的朋友中，若有人看到或

听到拙文这个荒唐的标题，肯定以

为笔者的脑子进水了。且慢，容我

们先扳着手指数一数，吾瑞从两宋

至今的著名先贤中，有人投身庙堂、

普惠全国，有人深耕乡邦、造福桑

梓，还有人身兼二者、进退皆以济世

为怀。读罢这些故事，你或许会觉

得拙文标题的“如果”，有一些值得

思考的缘由——无论他们走的是哪

条路，功绩都一样山高水长！

一
先说投身庙堂者。

投身庙堂，指士子们通过科举

考试，获得进士前列的名次，历经

翰林院深造和中央及地方行政的

实际历练后（或通过其他渠道），进

入中央政权的层面，根据儒家“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建

立普惠全国、影响后世的功绩。

吾瑞历史上这一类乡贤不乏

其人，如两宋交替之际的许景衡。

许 景 衡 于 北 宋 元 祐 九 年

（1094）进士及第，历官至尚书右丞

（相当于副宰相）。建炎元年，高宗

即位八日便召他复职，他先后提出

减免江浙赋税、增补尚书省和枢密

院副长官以制衡权奸专权、力保宗

泽续任东京留守等与国家命运攸

关的大计，终因斥责奸相被罢官，

忧愤成疾，卒于赴杭途中，一生尽

付朝廷。

此外，吾瑞还有为忠于当时皇

帝惠帝朱允炆、反对燕王朱棣夺位

而被斩杀、夷三族的卓敬，还有随

明英宗朱祁镇亲征蒙古瓦剌部、在

土木堡之变中死难的黄养正（官中

书舍人）。

这一类士绅，虽功在天下，却

因常年在外，直接为家乡所做之事

不多，也容易被后人淡忘。

二
再说深耕乡邦者。

深耕乡邦，指吾瑞历代贤达由

于种种原因（或不愿意离开乡邦本

土，或多次参与科举考试落第，最

后放弃科举晋身道路），一生为家

乡效劳，做了许多不但对乡邦当代

有益，而且对后世也产生深远影响

的好事，造福桑梓。

例如温州第一批土著文化拓

荒者、温州皇祐（1049—1054）三

先 生 中 年 龄 最 长 的 瑞 安 林 石

（1004—1101），他在塘岙创办温

州最早的塘岙书塾，授《春秋》之

学。当时吾瑞如果有子弟在塘岙

书塾跟林石先生学《春秋》，被认为

是十分光荣、幸运的事（就好像现在

有谁家子弟考上温州中学、瑞安中

学一样）。这个书塾在林石辞世后，

还延续百余年之久，对两宋时期吾

瑞乃至温州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时

王安石当权，推行《三经新义》，林石

之学与之不同，屡辞荐官，终生布

衣，却因此使温州学子得以承传古

学，不为王氏之学所囿。

此外，南宋曹绛创办凤岗书

塾，两宋百年间培养数十位进士，

深播重教兴学风尚。这些乡贤，好

比今天那些考上师范院校、毕业后

回到乡镇中学教书的人——他们

虽未跻身庙堂，却让乡里代代受

益，流芳久远。

三
还有一类，介于两者之间。

他们既有跻身庙堂的机遇，为

普惠全国作出过贡献，又多次遭遇

权贵、奸党的公开打击或暗地里的

迫害，多次被罢官、提举某洞宫（即

离开职位、保留官位），或被勒令致

仕、或自己主动提前请求“乞骸

骨”（退休）回到故乡，又多次被召

回朝廷，最终又被罢官或年老致

仕，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学问、著书

立说，阐先辈及自己进步主张，创

办教育。如南宋陈傅良、叶适，晚

清孙衣言、孙锵鸣。

陈傅良（1137—1203）在世 66

年，36岁考中甲科进士，直到39岁

才离乡到京师或福州、桂阳任地方

官，55岁才调任庙堂，任吏部员外

郎等职，两年后又愤而离职，在京

城外待罪。数月后复职，暮年任泉

州知州，因体弱不赴，当年冬卒于

家。一生三起两落（罢官），居官不

足十年，其余时间（除少年外），几

乎都在家乡授徒、修水利、记录乡

邦文献，开永嘉事功学派之先河。

永嘉学派学说之集大成者叶

适，对学术主张学以致用，对军事

坚持“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

并在金兵大举入侵兵锋直指长江

时，毅然带病渡江北上，在抗金第

一线指挥宋军夜袭金营、破敌包

围、收容难民、屯田建堡坞，力挽危

局。他一生在世 73 年，亦三起两

落，两度罢官，为官时间不到 20

年，大部分时间在温州水心等地著

书立永嘉学派事功说。

晚清重振永嘉学派雄风的孙

衣言、孙锵鸣兄弟俩，晚年均有15

年左右时间，在乡里办书塾、建藏

书楼并向乡里后生开放、整理乡邦

文献，为后世文教事业留下业绩。

这类贤达，好比今天那些在外

打拼半生、积累学识与资源后返乡

创业或办学的游子——既普惠全

国，亦不弃桑梓。

四
现在，让我们回到标题上来。

如果孙诒让，乃至陈虬都中了进

士，像许景衡、卓敬那样长年在外

为官，那么心兰书社、利济中医学

堂、学计馆、瑞安县普通学堂、玉海

楼，以及温州、处州三百余所新式

学堂，恐怕都要推迟数年甚至十数

年。他们的著作或许仍能完成，但

在家乡刻印、传抄、与亲友研讨学

术的风气，便无法如此完整地扎根

于此。当年瑞安的治学、文教、实

业风气，在孙、陈等人推动下，层次

之高可与省城、京城比肩，这对后

人视野的开拓、率先跨出国门留

学，起了极大的助推作用。

站在瑞安一地的立场，为国育

精英，为乡树贤才，都是光荣的使

命。而作为桑梓赤子，既应有听候

国家挑选的大局观念，也不该忘报

效乡邦的初心。如今交通、信息便

捷，各镇、街道均有“知名人士联谊

会”，可与在外乡贤及其后人加强

联络，使他们“常回家看看”。归根

之叶，必能化作“春泥”，更“护”家

乡之“花”，使之开得更美。

那么，这样看来，孙诒让、陈虬

当年有没有考中进士，其实已无关

紧要了。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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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孙诒让中了进士……
■宋维远

汪康年

陈虬

扫一扫，看详情

孙诒让


